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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资 本 主 义 国 家 ，商 店 、餐 厅
等公 共 设 施 ，奉 行 赚 钱 第 一，宾 客
至上 的 原 则 ，认 钱 而 不 认 人 ，因
此，只 要 你 照 章 付 款 ，他们 也 就不
会产 生 对 本 国 同 胞 和 外 国 来 客 厚 此
薄波 的 问 题 。中 国 则 不 然 ，是 由 于
中华 民 族 好 客 的 传 统 ，抑 或 由 于 其
它什 么 原 因 ，一 些 商 店 、一 些 餐
厅，外 国 人 可 以 趾 高 气 扬 地 长 驱直
入。受 到 笑 脸 相 迎 、热 情接 待 的 礼
遇；中 国 人 呢 ？却 是 对 不 起 了 ，倘
若不 知 深 浅 地 闯 了 进 去 ，便 要 受 到
在其 中 服 务 的 自 己 同 胞 的 冷 面 和 白
眼。听 老 人 说 ，解 放 前 ，上 海 外 滩
公园 门 口 是 挂 有 一 块 上 书 “华 人 与
狗不 准 入 内 ”的 木 牌 的 ；不
过，那 是 外 国 人 挂 上 的 ，与
我们 中 华 民 族 的 好 客 传 统 无
关、如 今 ，一 些 商 店 、餐
厅的 门 上 则 有 了 我 们，中 国 人
自己 挂 上 的 牌 子 ，上 面 的 字
变成 了 “只 接 待 外 宾”，较
原先 外 滩 公 园 门 前 的 那 块 自
然客 气 了 许 多 ，但 意 思 却 仍
然是 “华 人 不 准 入 内 ”。当
然，不 再 把 华 人 与 狗 相 提 并
论了，这 不 能 不 算 一 大 进 步 。

尽管 如此 ，难 侍 候 的 中 国 小 民
们仍 大 不 满 意 。近 几 年 来 ，因 此 而
写文 章 、发 议 论 的 ，真 是 数 不 胜
数。怎 么 办 才 好 呢？有 人 说 ，干脆
全部 取 消 对 外 国 人 的 一 切 优 待 。既
然来 到 了 中 国 ，就 应 该 入 乡 随 俗 ，
同中 国 人 一 样 地 吃 喝 拉 撒 睡 ，一 样
地乘 车 、用 膳、购 物 、游 玩……
乍一 听 来 ，这主 意 确 实 不 错 ，符 合
平等 ，博 爱 的 高 尚精神 。但 进 而 一
想，又 大 感 不 妥 。因 为 ，据 我 所
知，时 下 国 内 各 种 服 务 设 施 对 外 国
人的 种 种 优 待 ，都 是 以 加 收 费 用 为
前提 的 。一 年四 季 ，有 那 么 多 的 外 国
游客 涌入 中 国 ，这 笔 收入 （而 且还

是外 汇 ），可 是不 能 小觑。倘 若
取消 了 对 外 国 人 的 优待 ，岂 不 是
自己 窄 了 自 己 的 财 路 吗 ？不 可 不
可。

更要 命 的 是 ，一 旦取 消 对 外
国人 的 优 待 ，这 条 财 路 不 但 会 变
窄，而 且还 可 能 要 断 掉 。对 此 ，
不妨举 例 说 明 。就说 乘 坐 火 车
吧，我 们 平 日 买 张 卧 铺 票 ，有 时
（ 不 说 常 常 ，只 说 有 时 ）尚 须 找

关系 、走 后 门 。外 国 游 客 初 来 乍
到，人 生地 不 熟 ，自 然 无 此 神
通，给 售 票 人 员 贿 以 重 金 美 物
吧，又 有 害 于 中 国 民 风 ，不 能 允
许，所 以 ，他 们 就只 好 坐 硬 座

了。但 是 ，我 们 的 有 些 （不
说许 多 ，只 说 有 些 ）硬座 车
却是 卫 生 没人 搞 、开 水 无人
送、饭 食恶 劣 、价 格 昂 贵
… …以 如此连 我 们 中 国 人
也常 常 因 之 叫 苦 不 迭 的 条 件
接待 外 国 客人 ，一 是 大 大 有
背于 我 们 民 族 的 好 客 之道 ，
二是 有 的 外 国 人 也 受 不 了 这
份罪 。据 《人 民 日 报 》截 ，
曾有 一 位 叫 卡 普 兰 的 美 国 企
业家 一 行三人，在 万 不 得 已

的情 况 下 坐 了 一 段慢 车 的 硬座 ，
加之 后 来 又三 个人挤在一 辆 皇 冠
小车 的 后 排座上赶 了 一 昼夜 的 路
（ 也是 在 万 不 得 已 的 情 况 下 ），
结果三人 全 部 病 倒 ，并 因 此 而 大
大影 响 了 他 们 继 续 来 中 国 从 事 商
业的 积 极性 。您 瞧 ，财 路 可 能 断
掉一 说 ，并 非 我危 言 耸 听 吧！由
此便 想 到 ，时 下 有 关 部 门 对 外 国
人的 处 处 优待、格 外 优 待 ，也许
是不 得 已 之 举 。
　呜 呼！不 优待 外 国 人 显 然 不
行，优待 了 外 国 人 ，中 国 人 又 要
七嘴八 舌 、汉 论纷纷 ，这 分 明 是让
有关 部 门 很 有 点 儿 左 右 为 难 呢 。

小刘 笑 了　（小 说 ）
秋乡

“这家伙肯定爱打
架！”看小刘第一眼 ，
我就得 出 这样的结论。

满报社 ，有 几个人
象他这样：一 米八 的个

头，一尺五的肩 ，两只 胳膊往上一屈 ，肌肉一疙瘩
一疙瘩往外 鼓着 ，象小娃娃 的腿肚儿 。又黑又粗 的
眉毛 ，早晚都拧成一个倒八 字。大眼 睛 偏偏眯细
了，嘴角 生硬地往后 抽 着……这 架势 ，瞧一 眼就
叫人头皮发麻！

不怪我胆小，只怨世上 的事太难 公 断 了 ：一
张报纸印出来 ，谁都 争头功。排字工说 ，没有我
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排 ，你们 编 的稿子 等于屁 ；编辑
便说 没有 我们一篇一篇往外 编 ，你们 排个屁；印
刷工人又说 ，没有 我们一张一 张往外 印 ，你们看
个屁……如 此循 环往返 ，争执不休 ，屁用 不 顶 ！
于是 ，气就撒到 工作上 ，扯 皮 、
顶牛 ，谁都想 指 挥 别 人 ，谁
都想 比别人显得更尊贵 、高傲 。
这样 ，就苦坏了 画 版 样 的。
要画得 美 ，让编 辑满意 ，又要
画得 简单 ，让工人拼版拼得顺
当。平 衡来平衡 去，结 果往往
还是 出 力 不讨 好 ，两 头受气，
唉，难哪！再碰上小刘这样一
位凶 神 恶煞似 的拼版工，能不
怵头 ！

多亏 我 学过 几天辩 证法 ，
知道只要抓住主要矛盾，“一
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”经过
分析 ，我认为我的主要对手是工人。编辑再 咋唬 ，
也不 会 去 亲 自 排字、拼版。工人则不 然 ，说不
排，就不排；说不拼 ，就不拼 ，没治 ！是工人没有
不爱玩 的，针对这个特点 ，我 制定 了 自 己画版 的
二字方针：方块！文章长 了大方块，文章短了小
方块 ，方块摞方块 ，不 勾 花 线 ，不 围 题 ，不 加 角
花，包你 上班二小 时 内把一个容纳八千 字 的版面
拼好，然后 洗手走人，“舞 场的 干活！”

自打实行 了 这个方针，我几乎随 时 都在观察
小刘 的 反映，希 望他能友好地对我笑一下 ，我再
赶快抱之以一串 甜笑，我们 之 间 ，不 企 求 “歌舞
升平”，起码能友好相处了 。

几天过去了 ，小刘竟没有 任何友 好 满意 的表
示，反倒 比过去更爱发睥气，一看见我就发烦 。

真让人怀疑他那 火红的
背心下面 是否有一颗温
热的心！我战战兢兢地
站在工作案旁边，象一
个童养 媳站 在刁 婆婆面
前，心惊 肉 跳地 “听 候
使唤”：

“ 找刊 头 去！”
我撅着屁股 ，在锌

和铅 制的上百个刊 头箱
里哗 啦哗啦 翻找着。

“ 样 子送上 去！”

我颠 颠 地 跑 上
楼，把一校清改后 的样
子送 给校对们 ，

“拿 纸 、打版样！”
我匆 匆 地 打 开 纸

盒，捧来几张用 水濡湿 的 版样 纸。

我出力 ，我流汗，是应 该 的 ，伤心的是 ，力
出了 ，汗流 了 ，还得 看他那石头一样冰冷 、僵硬
的脸。唉 ！怪谁呢？好象只怪我 自 己！

这一天，三版部主 任发 给我一 组稿子。我一
横心 ，抓起版样 纸，“刷刷”几笔，不管 文章长
短，直通通平分 成四 截 子 ，首尾相贯，组成一个
前所未有 的大方块 ，一 个小 时 内保 险拼完，我 就
不信小刘不笑 ！

天哪 ！小刘一 看版样 ，竟夺过 去，三把两 把
揉成一个 团，“砰”地一声砸
进废 纸篓 里。伸 出 胳膊 ，指头
几乎 戳住我 的脑门 子 ，胳膊上
的腱子 肉 “突突”跳动，怒 冲
冲地喊：“你……你太 瞧不起
人了！”

我吓得快要哭 了 ，又不 知
为何 “遭此 劫 难 ”，只 能 抖
抖索 索地辩 白：“我……我可
不敢……瞧不起……你们…”

“哼 ，你 说不敢，可看看
你画的狗屁 版 样！在 你 的眼
里，我们 又粗又笨又懒 ，就只配

拼这 四方块。等报纸印 出来 了 ，让
千千万万个读者说 ，那些拼版的 ，只 会拼出 这种
谁看了谁恨的 ‘死人脸’！”

我象头上挨了 一棍子 ，直愣愣地呆 了 半天 ，
懵懵懂懂地 问：“那你 说 咋办？”

“ 改版样！”
“ 咋改？”
“ 破栏，制题 、插 图、加角 花！”
“你 …不 怕麻烦！”
“ 怕麻烦 就拼不 出 好版，没有好看 的版面 就

吸引 不来 读 者！”
万万想不到 ，这应 该 由我 讲给他的道 理，此

时此 刻 却 由 他讲给我听 ！我一下激动了 ，气短 ，
手也 哆 嗦 ，拿 出一 张新版样纸，画 出 了 我在脑子
里勾勒过 多少 次 ，但从不敢画 出 的版样 。小刘也第
一次站在我背后来了 ，只 是静静地看 ，默不作声。

版拼好了。小刘细细地给挤成一堆闪 闪发亮
的小 铅字上滚 了一层油 墨 ，特意 用 肥 皂 洗 净 了
手，拿来 几张纸，铺在版上，又摆摆 正，提起手
滚，小 心翼翼地从胸 前推开去，然后双手捏着纸
的两 角 往上一提：呀！一张文 图并茂 ，长短交错
有致 的大样 出 来了 ，那 么清晰、秀丽、洁 净……

小刘把大样铺在工作 案上 ，弯着腰，细细看
了半天，又退后 几步 ，左看看右 看看，然后 扭过
头，冲 我一笑，露 出 两排 白 白的牙 。

嗬——那笑，竟是甜甜的，带着 几 分 孩 子
气。我长 长吁 出一 口 气，也跟着笑 了 。

（ 插 图　罗 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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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复 杂 的 感 情 》
波兰 故 事 片

在波兰的一个小城 里 ，有一对恋人 ，男 的叫
马雷克 ，是个对生活 永不满足的青年工人；女的
叫鲍热娜，是个 美丽腼腆 ，工作勤恳 的护士。两
人情真意 笃 ，早该结婚，但 因没有合 适 的房子拖
延至 今 。

马雷克到处托人寻找房子 ，而 鲍热娜却心不
在焉 ，这使 马 雷克暗暗着 急 。原来鲍热娜放心不
下她护 理的患 者 韦 雷什 琴斯基老人。在长期 的护
理中 ，她 已 与这 位老人相处得 像 亲生父女。

一天 ，鲍热娜把老人托付给邻居，与 马 雷克
一起参加 了华沙 一 日 游 ，在 首 都 “福 鲁 姆 大旅
馆”高价租 了一间 房 ，两 人 度 过 了最 销魂的几个
小时。在恋人怀 抱里 ，鲍热娜暂 时 忘 掉 了老

人……然 而
老人 却 神色
黯然地坐在
正对 门 口 过
道尽头的一
把椅 子上等
了她一天一
夜。鲍热娜
的心为此震

撼。

几天后 ，马 雷克为调 转 工 作 的 事 找 到 了
韦雷什 琴斯基老人的 家 ，向老 人 和 盘托 出 了一
切。听 了马 雷克的介绍 ，老人明 白 ，自 己已成了
这对年青人的累赘。他要 马 雷克把书 柜上 的一瓶
药递给他。马雷 克随手拿下药 ，问 过老人要不要
倒水后 ，就告辞 了 。

当清晨鲍热娜再 次来 看老人时 ，发现 了桌子
上放着的 空 药瓶和一张口 香糖纸 ，她明 白 老人再
也不会苏 醒过来 了 。

安葬 了老人 ，坐在坟前 ，一个想法总在刺痛
她：老人是怎样 拿到药的？偶然的还是早就决定
的。

两天后 ，鲍热娜辞去医院工作，和 马雷克约
定一小时 后 在火车站见面 ，一同 离开小城。收拾
行装时 ，她突然发现 了那张 口 香糖纸。这是马 雷
克爱吃 的那种 口 香糖，而且他有 随便扔糖纸的 习
惯。看来一切都相 当 明 白 了 。

火车就要开 了 ，鲍热娜来到 马 雷克面前 ，告
诉他：“我不去了。至于 什么原 ？不能，或者
不愿意说。”马雷克无可奈何地跳上缓缓开动的
列车，呆呆地望 着 车厢里 他 给 鲍 热 娜 留 的 空
位……（溪 水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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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 明 写 哭棋诗
据说 ，明 代 王守仁

（ 阳 明 ）年 幼 时 就 很
喜欢 下 棋，“废 寝 忘
食”。他母亲 在不得已
的情况下，一次趁他睡
着了 ，将棋子全部抛进
了河里。王 守 仁 醒 来
后。整整哭 了半 日 ，并

写了一首 《哭棋 》诗 ：
象棋终日乐悠悠 ，苦被
严亲一旦丢。兵卒堕河
皆不救，将军溺水一齐
休。马行千里 随波 去，
象入三川逐浪流。炮响
一声天地震，忽然惊起
卧龙愁。　（张十 旺）

列车 ，在西北
大地上 飞 驰
富饶

在闯 入 大 西 北 的 第 一 声 嘶 叫 中
尽抒 了 压 抑 多 时 的 向 往
在高 原 粗 犷 的 旋律
在荒 漠 博 大 的 胸 膛
在山 道 上 延 伸 的 适 迤 的 遐 想……

挟雷 扯 闪 的 激 奋 中 飞 跑 着
一个 永 不 疲 惫 的 希 望
在大 戈 壁 野 性 的 挚 爱 里
引诱 着 一 代情 的 奔 狂

列车 ，在 西 北 大 地上 飞 驰

雷霆 般 的 力 量
复活 了 贺 兰 山 的 形 象
抖落 了 祁 连 山 肩 头 的 太 阳
在玉 门 关 外 播 种三 月 的 江 南
在塞 北 的 沉 寂 里 呼 唤腾 飞 的 雁 行
在雄 壮 的 交 响 里
一切 都 战 兢 兢 的 ——
那将 要 崩 溃 的 黄 风 和 沙 陈
将要 逃 遁 的 凄 清 和 荒 凉 ……

呵，列 车 在 西 北 大 地上 飞 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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